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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ter_1

武之魂系列：乱世

　

城被攻破的那一天，正是大雨滂沱的黄昏。  六个月的围攻，遭到坚决抵抗的宁王军队损失惨重，而付出巨大代价才进入城内后，却又遇到了守军的巷战抵抗。于是，一寸一寸地争夺，一条街一条街地抢占，尸首在城里堆积如山，血混着雨水流得满地都是。  秦王部下的守将符延敬殊死抗击，手刃了想要劝自己投降的儿子，然后率领士兵巷战至死，手下军士为其忠烈所感，皆死战，竟无一生降。  “好个符延敬！”看着城内遍地的尸体，听着将领通报这次攻城的伤亡，坐在马上的身穿银白铠甲的英武青年冷笑了起来，“——想和我拼个玉石俱焚吗？给我把他的尸体肢解示众！”  “是！宁王殿下。”旁边的将领迟疑了一下，似乎畏惧于首领的气势，终于出言，“这次攻城太久，士卒疲敝，粮草也不继了，您看——”  “屠城三天！”宁王毫不犹豫地下令，“让士卒们振作一下士气，同时完成补给——我要让天下人知道，和我硬对着干、想拼个玉石俱焚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！”    



外面有山洪爆发一般的喧闹，夹杂着恐惧、慌乱和喘息。  十三岁的他站在客栈的天井里，看着门外无数熟悉不熟悉的人从各个地方涌了出来，一眨眼间汇成了巨大的逃难人流，跌跌撞撞地奔跑着。  店家早就自顾自收拾细软逃命了，连对他们这些伙计也没有交代一声。店里乱成了一团，旅客来来去去，到处都是哭泣和尖叫声，不时有人混水摸鱼捞点东西。  他早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那一点东西，却没有走，而一直注意着旅客中那群扬州人——她们中的小姐据说是扬州富商的女儿，省亲归来却遇上宁王和秦王在台州一带动兵，于是便滞留在了这个客栈里。  宁王发兵围城整整六个月，于是她们也停留了六个月。  这样巨富人家的小姐，脾气却是非常的温柔，很亲切地对他笑，叫他小弟，全然不以为他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伙计。那样温柔美丽的姐姐，是不应该遭遇这样的乱世的……他想。在听到宁王部队攻入城中的那一刹时，他就下了决心，就算是拼了命也要保护好她。  父母死前曾经对他说过，既然不想再过问天下的是非，那么为人就要沉静内敛，不要轻易显示自己的才能，这才是乱世中保全自己的好方法。所以，他藏起了自己从小学到的文治和武功，一藏就是十四年。  但是今天，他就是拼了命，也要在乱兵中保全她们。    



“小弟，你怎么还不走呢！”慌乱中，小姐还是注意到了这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小伙计，问了一句，她身边的家丁一见大难来临，早跑的一干二净，她一个人手里提着小包袱急匆匆地往外走，身后只跟了一个叫樱红的丫鬟打着一把油纸伞。  “我带你出城去，漱玉小姐！”他自告奋勇地上来接过了她手里的东西，却被樱红拦住：“小姐，别把东西交给外人！咱们可只剩这些盘缠了！”  然而她却很温和地笑了，把包袱交给他，说：“那么小弟你来带路吧！”  他点了点头，正准备领大家出去，门却被轰然踢开了——“宁王有令：屠城三日！烧光所有的房子，砍掉所有人的头！”  随着狂暴口号涌入的，是密密麻麻的士兵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血，手中拿着刀枪，眼里闪着火一样的凶光！——他顺手操起了院子里的木棍，一步一步护着两个女子退到了墙角里。  “弟弟，弟弟……别和他们打架！”身后，那个贵家小姐却是这样低声请求着，拉着他的衣角，“你还是个孩子，你还是个孩子呀。”  “小姐，没关系！他是个男孩子！别管他了，就让他挡一阵吧，我们快从后门出去呀~~”樱红急急地上来，从他手上扯走了包袱，拉着漱玉往后便走。  “哈哈，漂亮妞，你跑不了~！”有一个军士按捺不住冲了过来，他红着眼，只一棍便将对方打倒在地——如果要死在这里，也无所谓吧？他是个男孩子，总不能眼看着姐姐被这群禽兽抢走……反正他没有父母，反正他没有亲人。  看见一个同伴被打倒，那些暴虐的士兵只是怔了怔，然后立刻从四边围了上来……    



第七次被打倒了……肋骨发出清脆的断裂声，血从身上涌出来，随即被大雨冲到了泥泞的地上。他挣扎着，再也站不起来。  ——该死的，早知道有今天，就应该好好练武才对！以前总以为自己与世无争，学了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……可今天！  “小鬼，滋味怎么样？——居然敢反抗！把他拖出去用马蹄踩死！”士兵中的一个队长悻悻地说，抓住他的头发拖了起来，一口啐在他脸上。他用尽了全力挣扎着。  “不要打他！不要打他！”陡然间，那个美丽的白衣女子忽然从后院复又冲了回来，一把拉开了队长的手，死死把他护在了怀中，“他还小，还只是个孩子！——你们、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！求求你们放了他……”  “漱玉姐姐！”他用力挣扎，想重新站起来，可是全身如同散了一般，嘴角的血不停地流着，“你回来干什么！自己快逃……”  把他护在怀里，漱玉小姐却低下头微微笑了：“不能扔下你啊……而且能逃到哪里去？——外面全是乱兵，我又是一个女子……”她笑着，但是眼睛里却全是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悲伤。身上有淡淡的香气——是白梅的香味。  乱兵们已经放肆地笑着上来拉扯她了，她攀住门框，死死不放手，低头看着怀中的少年，轻声叮咛：“小弟，小弟！我没有什么要紧的，你年纪还小，要努力活下去！……你是一个男孩子，要变得强起来啊……千万不能死，千万要努力活着……”  她勉强微笑着，可是泪水却如同珍珠一般扑簌簌地落在他脸颊上。  听着她的嘱咐，看到那样的景象，忽然间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底复苏了……  “罗嗦什么！快回营里去陪兄弟快活！”她的手被粗暴地拉开，队长和手下军士们哄笑着把他推倒在地，用力踢了他一脚，“小兔崽子，看在你有个能陪大爷开心的姐姐份上，这次放过你！”  “老大，这次的小妞也是要由抽签来决定吧？可不能你一个人独占了！”  “哇哈哈！放心，这么漂亮的货色，不会亏待了兄弟们的！”  那一群强盗，就这样扛着漱玉小姐扬长而去。    



他努力着，在地上挣扎着爬起，低头，就看见膝盖上白森森的骨头已经露了出来，血从衣领中不停往下淌，在雨中洇开了，满身血红。  “小姐！小姐！……”到了这时，才看见樱红从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包袱，痛哭，“小弟，快带我出城吧！——我去告诉老爷来救小姐。”  他没有说话，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忽然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  “你个臭小子！怎么能丢下我不管！……”身后，那个本来还在哽咽的声音忽然破口骂了起来，“你是男孩子，难道不应该保护我逃出去吗？！这个贱种瘪三！”  他还有些稚气的脸上忽然涌起了一丝抽搐——“兵大爷……”在走出巷口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了又一队抢得起性的乱兵，他忽然停下来，带着诡秘的微笑，指了指身后客栈的院子：“那里还躲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呢！……兵大爷可不要错过了！”  然后，他继续不顾一切地狂奔而去，耳边隐约听到了院子里樱红惊惧交加的尖叫。  他居然笑了笑，眼睛里，有什么带着阴暗的东西悄悄漫了上来……  到处是火光，到处是惨叫，到处是鲜血！——他平日经常去的那些房子都着火了，木版在火中劈啪燃烧，他甚至听得见骨头断裂得声音，女人和孩子的惨叫，滋滋拉拉的。  那些街坊，那些大叔大婶，一天前还走动着的，开着玩笑的，在这一瞬间全都变成了遍布刀痕的尸体和蒸发的油脂。  而另一些人在庆祝，在狂笑……马上捆着掳掠来的美貌女子，鞍边悬挂着血淋淋的首级，手里拿着抢夺来的财物…………  ——这还是人间吗？还是人所能够活着的地方吗？  不仅仅在这里、这个城里，整个中原，这样战乱已经快五年了吧？    



“唏律律！……”奔驰中的骏马因为主人忽然的勒缰而惊起，前蹄立在空中，最终才重重踩到了地面上，雨水混合着冷汗从额上流下来，滴到铠甲上。  “什么人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拦我的马！”宁王仗着绝佳的骑术才没有被方才突然冲出来的人绊倒，但是也吃了一惊，回身，只看见泥泞的地上匍匐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少年，勉力撑起身子，看着他。  那样冷静深邃的眼神……简直不象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。宁王心里莫名地一惊，鬼使神差地下了马，来到那个孩子身边：“小家伙，你不要命了吗？”  “宁、宁王吗？……”挣扎着，那个才十几岁的少年定定看着他，看着他点了点头，忽然说了一句让宁王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话——“来做个交易吧！帮我把姐姐救出来，我就把这一生所有的才能奉献给足下！”  看着这个满身是血的少年，宁王哑然失笑……真是个狂妄的孩子啊！  “哦？是吗？你能做什么呢？你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啊……”  显然刚才是被自己的马踢断了腿骨，出乎他意料地，那个少年居然还摇晃着站了起来，抬头看着他：“殿下不是想消灭各藩王的势力吗？不是想君临天下吗？不是想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吗？——如果只是那样的话，我可以帮到您！”  “你有这么大的本事？那么你大可以自立为王啊，小弟弟！”宁王饶有兴趣地笑了起来，相对于在战场上统兵的悍勇和迅猛，对待旁人他却是温文尔雅的，显示出了这个皇族青年的自幼教养。  “这样虽然也可以，但是天下要安定恐怕必然会晚几年吧？”居然把王者的调侃当作真话，少年沉吟着，回答，“殿下现在就拥有了争霸的实力，不出三年就可以得到这个天下，迅速地结束这个乱世——那么我为什么又要来拖延时间呢？”  “所谓霸主的条件，我曾经听父亲说起过。而殿下您英勇，果敢，进取，又拥有了血统和兵权……我想，差不多就够了吧？即使有不足的地方，就让我来为您补足！哪怕是弄脏了自己的手，也在所不惜！”  有些好奇地，宁王对这个少年开始另眼相看：“你的父亲是……”  “家父高天成。”  



宁王忽然沉默——高天成。先帝的左右肱股，开国元老。这个在天下安定时就不知去向的开国大臣，是父王最为倚重的人，甚至在驾崩前父王还对着他叹息：“朕死后，你的四个弟弟一定会造反……看来天下是不得不乱了……唉，要是天成还在就好了！他、他才有稳得住这个局面的能力……”  原来，高天成是携了家眷隐居在市井之间了吗？  “好罢……无论谁要拦我的马，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都是需要相当勇气的——看你小小年纪就有份胆气，我帮你把姐姐找回来……”忽然间，他笑了起来，拍了拍少年的肩膀，发现他单薄得惊人，“——我们成交了！”  “她叫漱玉。请、请赶快下令吧！不然来、来不及了……”听到他的回答，少年的神色却迅速地委顿了下去，刚脱口说了一句话，便毫无知觉地瘫倒在了泥泞中。  雨丝渐渐细了，在密布战云的城头斜斜地织起了一张无可逃避的天网，夕阳从乌云中现身出来，把血一样的颜色染遍了大地。    



ACT.2风起渭水  



  



“弟弟……宁王殿下他、他今天提出，要我做他的王妃。”  军队驻扎在长安，军中的营帐里，漱玉皱着眉头，手指轻轻地绕着白色唐装上的衣带，怔怔地看着帐子外的天空——风很大，空中的云被狂乱地卷着，幻化出各种奇怪的形状，瞬息万变。  夕阳染得云上仿佛是涂满了血——红的如同对面美丽女子的脸颊。  旁边的少年没有说话。自从跟随在宁王身边以后，他就越发地沉默起来。他看向另一边的镜子，看着镜子里姐姐秀丽的侧影，那样无辜而无助。  “弟弟……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樱红走散了以后，幸亏、幸亏还能和你在乱兵中遇上。”美丽的白衣女子轻轻叹息，低下了头，“我是一个女人家……这种婚姻大事，又没有父母在身边帮我拿主意……”  少年仍然沉默，看着另一个方向，丝毫不顾漱玉求助般的眼神。  得不到回答，漱玉的手指轻轻握紧了衣襟，终于似乎是自语般地说：“唉……说是求婚，但是现在的境况，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？不过，也真希望能有人能保护我们啊……家里已经拒绝了秦王和福王的求婚了——不能再得罪宁王……江家虽然有钱，但、但在这个世道里，有钱却越发的危险啊……”  自顾自地说着，女子雪白的脸上逐渐浮现出了坚韧的光芒。  “宁王当然不是适合托付终身的人……早听人说了，他好色而又暴躁。但是，即使是这样的人，也应该有能力保护我整个家族吧？——只要能安然度过这个乱世，即使以后他遗弃了我，只要家里人没事，也无所谓！弟弟……你说是不是？”  似乎并不需要听少年的回答，漱玉眼睛里忽然涌现了泪光，似乎下了什么决心：“——那么，就答应他吧！写信给家里，然后就在长安成亲……弟弟，这样一来，姐姐以后就能保护你了……”  仍然低着头，但是少年的眼睛里忽然也变了，看着镜子里，他忽然说话——“姐姐，嫁给宁王吧！”  嫁给宁王吧！虽然那个人只是为了你家的财富而娶你，但是那是个能保护你和你家族的人，是一个有能力攫取天下权力的人，他会给你无上的地位和荣耀……  而我，会一直一直地守护着姐姐，决不会让宁王在利用完了你们家族后遗弃你——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眼看见国母那无上的冠冕带上姐姐的秀发！    



“小高，不要太辛苦了。”看着少年脸颊上斑斑的血汗，看着地上四处躺倒的士兵尸体，宁王眼睛里带着喜悦和兴奋，但是口气确是体恤的，“你这两个月来每天不间断地苦练，进步虽然是快，可也不要累坏了身体。”  “殿下放心好了——我自己会小心的。”小高收起了剑，随手又抽出了架上的长枪——“到了晚上，我会看书休息的……”  他要让自己尽快地变的强起来，这样才能守护住姐姐，才能够辅助宁王尽快的结束这个乱世，结束战争和流血！昼练武，夜理书，他几乎是象烛一样猛烈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，用尽了全部的潜能在迅速地吸收着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东西。  “扬州江家已经回信同意了婚事，下个月就是我和你姐姐的大喜日子了。”宁王目光看向军中那一顶金色的帐篷，眼神忽然有一丝丝的奇异，“你还是好好放松一下吧，到时候内外有的忙呢！”  小高没有说什么，低下了头，看着手中的七尺长枪，忽然声音低低地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：“殿下，芜城还没有攻下来吗？”  惊异地看了少年一眼，宁王神色也凝重了起来：“是啊……四皇弟他手下有史兆龙那样的勇将，芜城又是他经营多年的重镇，粮草充足，将士用命，一时间也是无可奈何。”  “让我去吧。”少年面无表情地请命，放下手中的枪，在架子上随手拿了一把怀剑，试了试锋芒——“就让我拿下芜城，作为给殿下和姐姐的婚典庆礼。”  虽然也觉得这个少年并非池中之物，但是总觉得即使是这样，也需要再假以时日才能独当一面。看到才十三岁的他居然主动请缨那么重大的战役，而且口气那样的肯定，宁王还是被吓了一跳：“小高，军中无戏语！四皇弟在诸王子中算是个人物，他不好女色，不贪杯，不敛财，几乎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——而且手下的史兆龙又是一个名将。一个多月的时间拿下芜城……你可以吗？”  “我自然有办法对付诚王——但是，请先不要告诉漱玉姐姐，她会担心的。”少年那黑曜石一般的眼睛黯淡了一下，看着宁王轻轻道，“如果万一在殿下大婚当日我没有赶回长安的话，那么……那么，请殿下以后好好对待姐姐。”  我的王啊，请用你的手，让她离开所有的血腥和危险罢！请好好守护她，在这个污血横溢的年代里，请你张开你的手，让她远离战乱和流离，就象保护那卷进急流的小舟不至于翻覆……  我曾经拼了命，却仍然没有办法护住姐姐，但是……你却可以。不止是她一个人，这个天下，还有千千万万的人——我也许无法保护他们，然而，通过你的手，也许就可以挽救……  别人认为是殿下你在利用我的才智为你打天下，然而，相反的，却是我在利用你的双手，在完成自己的梦想而已！    



“姐姐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么一定是我为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而牺牲性命的时候……如果是那样，请你就算是一个人也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微笑着走你以后所有的路……”  已经是第二十七天了没见到弟弟了，看着他不知何时留下来的信，坐着等侍女为自己梳头，贵家小姐眼睛里满是担忧和恐惧——她什么都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这个姓高弟弟过往的一切，也不知道他如今在宁王手下担负着什么样的差使……  但是，她至少知道一点：这个孩子是真正对她好的人。是在这个乱世中，唯一曾为她舍弃性命的弟弟！  看着书简出神的她，甚至丝毫没有注意身边的侍女忽然都退到了外边，而那把温润晶莹的玉梳，早已执在另一双手中——“卿的秀发，恐怕连汉时的卫夫人也自叹不如吧？”  听到后面的赞美，感觉到发丝在一缕缕地拂动，漱玉这才蓦然回神，看见了镜中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后宁王，手里拿着梳子，轻轻挽起了她一把如云的乌发。  她的脸上蓦然红了，深深低下了头去，语气里带着大家闺秀特有的矜持：“殿下……婚礼尚未举行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是请回吧！”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未来丈夫这样亲昵的举动，她仍然有难言的不自在——也许，在看过那样屠城的惨剧后，无论如何在内心无法改变这个人是杀人恶魔的印象了吧？  那样曾拿几万人的性命不当一回事的人，有这那样禽兽一般部下的王，他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呢？然而——那个人却将是自己的丈夫！  “不要装的真象那么回事……”身后的声音忽然变了，在瞬间变的说不出的恶毒和冷漠，带着辛辣的嘲讽，“别望了我把你从那些家伙帐子里带出来的时候，你可连衣服都没穿！——简直象一个营妓，这会儿却给我摆什么大小姐的架子。”  不等她回身站起，那只握住她头发的手忽然加力，狠狠地把她扯回了凳子上：“小婊子！给我乖乖的听话！——本王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会选你这个烂货当王妃那是因为你们江家有钱！你答应婚事了就是我的人，那么，我喜欢怎样就是怎样！”  “你休想……”漱玉脸色已经是没有一丝血色，看着镜子里眼睛如同野兽一般的人，一寸寸地硬生生回过头来，看着未婚夫，任凭一缕缕的头发簌簌地扯断！“反正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——不在乎多死一次！”  “无知的女人……那么你们扬州江家呢？你弟弟呢？他们逃的了吗？或者——也让他们都死了算了？”托起她的下颔，宁王冷笑，看着镜子里女子的脸迅速地惨白，得意地继续说，“所以，以后就乖乖地做我的玩偶罢，不许干涉任何事情！”  随着冷笑的警告，玉梳逐渐用力，直插头皮内，扯动着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——“这算是我婚前给你的一个警告，我的王妃。”  “啪”。在宁王拂袖而去后，被捏断的玉梳轻轻断落在地上。漱玉坐在那里，静静地，殷红的血液顺着漆黑的发丝，一滴滴滴落地面。看着镜子里美丽苍白的女子，她忽然无声地笑了起来……  服侍她的那些侍女这个时候才敢进来，看见那样的景象，每一个人都噤若寒蝉——看来，她们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事情了，所以只是面无表情地俯身，各自收拾东西，然后默默退下。  “……小姐。”门关上之前，最后一个侍女忽然停了下来，回头，看着如雕塑一般坐在梳妆台前的漱玉，终于忍不住轻轻问，“要洗头吗？”    



漆黑的头发如同乌云一般在银盆里散开，鲜血从发隙里渗出，染得清水一片腥红。  “小姐，疼吗？要叫大夫过来吗？”手指轻触着头发，看着满盆的血水，侍女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小心翼翼地轻声问。  “不用了！”淡淡地回答，漱玉自己动手拧干了头发，连着血一起拧干，“不要告诉别人——特别记住不要告诉小高。还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漱玉挽起头发，拈了一支紫玉簪别上，忽然回头，微笑着问那个小侍女。小侍女怔了怔，低声回禀：“奴婢叫燕儿。”  “燕儿，你是一个好心的姑娘。”漱玉微微叹息了一声，仰起头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看着瞬息万变的风云，眼睛里有清澈的泪光。  “我无所谓……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只要家里人能平安度过这个乱世就好……只要弟弟他们没事就好……但是你们，你们都要好好珍重！”    



九月的金秋。  



长安城。乾清殿。  



金杯。美酒。喜烛。  



百官朝贺，纹龙织凤。金碧辉煌的气氛中，在胭脂掩盖下她的脸色却是苍白的，苍白得如同将踏进万劫不复的境地……头上繁复的饰物几乎有数斤重，带在发间，扯得满头的青丝连根地痛，然而，她还必须脸带微笑，轻声细语。  在燕儿的扶持下，凭着自小养成的气质和举止，她从容有致地应付着往来的高官贵客，然而，从红盖头下面看出去，却始终没有在熙熙攘攘的宾客中看见所期待的那一张脸。  弟弟……弟弟究竟去哪里了？！  



想起宁王曾经那样冷酷的威胁，她心底里有彻骨的寒意！——难道，难道是……  手指痉挛地握住手里的喜帕，冷汗顺着鬓角流下，要镇定，要镇定！眼睛扫过前来参加大婚的家人，看见亲人无恙的笑容，心终于一点点地安定了下来。  “骁骑尉高群拜见！”忽然，唱礼官的声音洪亮地传来，她脚下一软，几乎瘫倒——弟弟，弟弟……终于出现了！  “殿下，为了庆祝您的大婚，属下带来了这份礼物！”  忽然，听见弟弟的声音沉静地响起来，那样少年的声音，里面却是深的无法触摸到底。然后，在她极力自持着压制激动情绪的时候，就听见所有旁边的宾客都发出了低声的惊叫——接着，就听到了宁王极度惊喜地“啊”了一声，脱口而出：“好极好极！”  “四皇弟的人头——这份礼物太好了！”  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，精神已经极度紧张的她，忽然再也支持不住。    



“姐姐，吓到你了吗？”大婚过后的第三天，弟弟来看她了。隔着重重的帷幕，只看见他仍未长大的身影……他还是那么小的孩子……  “弟弟……你杀了诚王爷吗？”她有些不可思议地问，看着帷幕外面的少年缓缓点头，眼睛里忽然涌现出了泪水，“你、你……以后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答应姐姐，千万不要去了好吗？……”  然而帷幕外的影子却一动也没有动，许久，小高的声音缓缓传来：“姐姐，我不想骗你……我做不到。因为我要让宁王得到这个天下，我要让姐姐当上皇后。”  “……姐姐不喜欢做皇后……”帷幕中的女子苦笑了起来，拿起随身的小镜子，看着镜中满头珠翠的自己——有谁知道，那样华丽的珠宝之下，居然是一片的血肉模糊呢？  “姐姐不要住那样大的房子，只要一个小间就好。前面有一片空地，可以种种花，养养小(又鸟)小鸭。有一群可爱的孩子，然后……我所等的人，每天在夕阳下山前都会赶回家，坐在桌子前和家人一起吃我亲手做的菜……”  她痴痴地说着，看着镜子，然，等她抬头的时候，帷幕外面已经空无一人。  “殿下，你当不当我是王妃，我无所谓，殿下宠爱哪个妃子就尽管去好了……而且，江家会源源不断地供给殿下所需的军费。……但是，唯一的要求，请你好好对待我弟弟，提携他，保护他，还有我的家人……”  深宫里，淡淡的秋风吹过来，一片片枯黄的梧桐叶落在她雪白的衣襟上。    



“小高，近来你武学和兵法的进步都是神速啊！”从兵营中缓步归来，意外地，竟看见那个少年脱去了盔甲，跳入了渭水中洗浴。  宁王斥退了左右，一个人过去，坐到了河岸上，看着他，称许，“如果不是你年纪实在是太小，我想干脆就让你统领骠骑军算了！——可你才十四岁。至少要满了十六，建立一些战功，我才好名正言顺地给你封位罢？”  少年似乎是全神贯注地洗着，并没有回答这个王者的话。  “对了……小高，我一直想问你：诚王那样的人，你是如何才能接近他，然后刺杀掉他？”看着少年俊秀的面容和仍然不够坚实的肩膀，宁王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。  小高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身上泼水冲洗，然而，声音却是冷冷地说：“很简单，因为我打听到了，诚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——断袖之癖。”  “啊？”宁王在脱口惊呼后马上知道了自己的失态，然后立刻明白……为了接近并刺杀那个号称不沾酒色、无懈可击的四皇弟，这个少年曾不惜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  在他急速地思考着用怎样的话来褒奖属下的大功时，少年继续毫无表情地回答：“如果要肮脏的话，就让我一个人肮脏好了！”  “殿下是将来要载入史册的人物，最好要保持一双干净的手……这样的事情，以后我会替殿下处理好的——”  瞬间，宁王大理石一般冷硬的目光中，有陡然剧烈的敬畏和震动。  “请殿下一定要得到这个天下，一定要结束这样的乱世——还有我的姐姐，请殿下一定要好好对待她，视她为至高无上的正夫人……”  “这就是我的要求。”  



秋风在渭水上冷冷地盘旋着，少年的眼光也是冷漠而坚定的，看着岸上的王者。    



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  



瑟瑟的风吹得宁王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，在推开宫门的时候。看见坐在月桂花树下、由侍女簇拥着的皇后时，他眼睛里忽然有无法言明的厌憎和敬畏。    



ACT.3几度夕阳  



  



第二年九月，高群第一次随军出征，阵前毙敌数十人，升为骁骑军管带。  次年六月，第二次出征，杀秦王开封府守将成登，升为裨将。  十一月，韩复声率兵北击金汤城，被切断归路。高群率骑兵突围成功，反击解围。  第三年七月中，高群第一次单独出征，纵横三百余里，攻陷城池六座，归来旋即拜将。  高群又建桥于谷，在天水、燕山等地筑招安、丰林、大郎要寨，扼住了在北方虎视眈眈的郑王南下时出兵布阵的要害。其实，天下兵权已渐归其手。  第五年八月，在消灭掉了三个皇弟以后，拒唯一剩下的郑王于长城外，宁王在长安登基，改元雍承，宣称中原统一。  高群受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继续领兵讨伐剩余的郑王，。  同时，宁王妃江漱玉也理所当然地被册封为皇后，入住坤宁宫，是为六宫之主，母仪天下。第二年，便生下了一个龙子。    



“姐姐今天特意叫我急速进宫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”  殿外是如血的夕阳，映得宫殿的剪影更加巍峨森冷，坤宁宫中，已经是身穿一品武将官服的高群放下了手里的茶盏，轻轻问帘子后面的人，语气里带着一贯的敬爱和回护。  “弟弟，好久不见，长高了许多啊……”隔着珠帘，仍然看得出少年明显高大起来得身形，漱玉欣慰地笑了起来，声音里有难得的愉悦，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对身边的侍女道，“燕儿，把庆儿抱出去给弟弟看……都快一岁了呢，还没见过吧？”  “好可爱的孩子……是太子吧？姐姐现在已经是皇后了呢！”少年沉寂的面容上也有难得的笑意，逗着怀中咿呀学语的婴儿，忽然问：“这是怎么弄的？”他脸色迅速地变了，轻轻拉起婴儿的手，那嫩藕一般的手臂上，赫然有一片片的青紫淤血！  燕儿要想掩饰已经是来不及，帘子里一声惊呼，漱玉立刻从里面探出身来，把孩子紧紧搂在了怀里：“是我不小心……是我不小心让宝宝碰伤了……”  然而，少年的眼睛却是漠然的，对于她的分辨毫不介意，等她急急忙忙说了一堆后，才静静地说了一句：“姐姐，你自己的手。”  她的手下意识地缩回，但是已经掩饰不了从手腕至小臂的大片乌青。  气氛忽然凝固。  



姐弟两相互对视着，相互打量着多年未见面的对方，眼睛里忽然有深刻而复杂的感慨。  “是宁王……不，是皇上做的吗？”高群的声音忽然变冷了，黑曜石一般的眼睛里有幽暗的火光燃烧，“姐姐，我保证他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！”  他能保证，他当然能保证！  



以他今日的地位，手上的兵权，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——虽然，父亲曾经说过，功成身退是最佳的方法，他也知道宁王今日对于自己的暗自顾忌和猜疑，但是，他不能放权隐退……  他不能一走了之，他是必须手握重兵在朝中的——那样，才能够震慑住无所顾忌的皇帝，巩固姐姐在后宫的地位，让她不至于在后宫的争斗中吃亏。    



“我不想有以后了……”忽然间，一直极力保持着平静愉悦的皇后在瞬间垮了，泪水从绸布衫子上一串串地滚落，滴在怀里孩子的脸上，孩子蓦然大哭起来。  “要是我当时在芜城里就被乱兵杀了反而好……至少不用这样痛苦地活着！”  “一天都不能再忍了！他一直没有把我当王妃看，甚至一直没把我当人！”  “那个暴君！再等下去，庆儿就要被他杀了！”  “他宠着那个齐淑妃，要立那个女人生的孩子为太子你知道吗？昨天、昨天晚上，有人过来几乎掐死了庆儿……但是皇上连问都不问！是他默许的…是他想杀了庆儿！”  “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那怎么样都没关系——但是他、他竟然要杀我的庆儿！”  “不能允许，绝对不能允许！弟弟，弟弟！请你帮我！”  皇后急切地看着对面年轻元帅的脸，请求。  “姐姐……那么，你召我进宫，想要我怎么做？”终于，高群低下了头，一字一字地问，眼睛里有极其复杂的光芒，他已经猜到了答案——“杀了宁王！我、我要我的孩子当上皇帝！”  果然，是那样的答案……他的眼睛里，忽然又有哀痛的神色。抬头，坚决地回答：“——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，姐姐！这一点，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！”  “不是为了宁王，而是为了天下所有人。姐姐，宁王如果死了，他的下属能安心向一个婴儿称臣吗？那些刚刚沉寂下去的诸王余党，还不乘机作乱？”  “方才安定下来的世界，姐姐是要再次把它卷入腥风血雨中吗？”  “虽然是为了孩子……但是，希望姐姐总不至于做那样的事情。”  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拒绝她的请求，然而，他的神色却极其的坚决。这是他为人的原则，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恩怨而置天下于不顾！  “弟弟……”似乎是惊讶地，她看着眼前渐渐长大的少年，看着他眼睛里漠然而坚决的神色，看着他那已经可以承担起天下兵权的双肩，终于，她眼前模糊了——五年前的那个孩子呢？那个相识不久、却在乱兵中拼了命保护她的那个孩子呢？  哪里去了……竟然是现在这样漠然的、手握重兵的元帅吗？  “如果庆儿还小，就由你来把持朝政……其实，就是让弟弟当皇帝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！只要那个禽兽不当皇帝，只要庆儿没事！”漱玉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说，拉住了他的衣袖，眼睛里有热切的光，“难道、难道你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两个人死吗？”  “弟弟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当皇帝！你不是想改变这个天下吗？你不是想让所有人过安定的生活吗？既然这样，以你的能力，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别人的手来实现自己的愿望？  “如果要这个天下的支配权的话，就要赤手去拿，而不要隔了一层手套！”  听完了这样的话，看着姐姐那样不顾一切的表情，高群很久没有说话，然后，叹息了一声，缓缓将自己的衣袖从皇后的手中抽出：“姐姐……看来这五年的后宫生活，真的让你改变了很多。以前的你，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。”  看着姐姐的目光逐渐由失望转为绝望，高群的目光也渐渐充满了哀痛：“姐姐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——宁王必须要坐稳这个王位，必须要安定这个天下。”  “你不帮我？”漱玉的眼睛也冷了下去，声音里透着彻骨的绝望和寒意，眼睛看向旁边燕儿手里抱的孩子，忽然咬着牙，一字字地说，“即使你不帮我，我一个人也会去做的！除非你向皇上告发我，灭了我九族，否则别想阻止我！”  少年的目光终于变了，迟疑着，许久没有出声说话。他低着头，所以看不见他此刻的目光里是怎样急速而复杂地变幻。  皇后的手轻轻抚摩着婴儿，脸上的神色变了又变，终于转过了头去，冷漠地轻轻说：“弟弟……方才在你喝的茶里，我已经下了毒。如果、如果你不答应站在我这一边的话，就不要、不要怪姐姐不给你解药。”  那样轻柔的话语，但调子里却在不停的颤抖——然而，终于说出口了……  少年从沉思中蓦然抬头，眼光向闪电一样落在她身上！  脸上居然有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嘴角轻轻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然而终于没有出口。黑曜石一样的眼睛里，闪过了凄凉而宿命般的笑意，拿起桌上的茶盏，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。他微笑着——“姐姐，谢谢你的茶。我告退了。”  忽然，他就那样拂袖而起，淡淡地告别，看着皇后的脸色惨白到触目惊心。转身走出门时，终于又在顿住了脚步，回头——“以后，请姐姐自己珍重……弟弟终究无法守护你一辈子。”  对着皇后极端期盼的眼神，手中掌握着天下兵权的大元帅最后说出的却是这样的话。然后，转身。离开。不曾再回头。    



夕阳已经下山了，踏着满地的残霞，仿佛是踏着满地的鲜血。  深宫的落叶一片片地飘落，在空气中如同流光般飞舞。胸口有隐约的痛，他拿手压着心口，伸出另一只手接住了当空飘下的桐叶——很快，他的生命也要这样地枯萎了罢？  五年了，天下的风云匆匆变化，不曾为任何人停留。然而，只有这样的夕阳，仍然如同五年前屠城的那一天……  “小弟，小弟！我没有什么要紧的，你年纪还小，要努力活下去！……你是一个男孩子，要变得强起来啊……千万不能死，千万要努力活着……”  当时，她曾那样对自己叮咛，保护着他，不惜让自己落入乱兵的手里。  她那样的泪水，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踏入了尘世，走入天下的纷争中。他要变的强起来，强到能够保护自己所要保护的人……让她拥有世上所有女子羡慕的一切。  回忆中，她发间隐约的白梅香气缠绕在身边，她眼睛里含着泪，却对着他笑：“我能逃到哪里去——外面全是乱兵，我又是一个女子……这样的世道，是无法活下去的。”  姐姐。姐姐……漱玉…姐姐。  



难道、难道真的如你方才所说：在芜城死去反而是幸福的吗？  那么，这些年来我这样的努力，难道丝毫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幸福的痕迹？  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踉跄地往前走着。推开元帅府的大门时，在仆人们的惊叫中，他缓缓倒了下去。    



ACT.4破灭的黎明  



  



“元帅！元帅！快、快醒醒……”仿佛是过了千万年，在永久的睡眠中，他却居然被人用力地推醒。睁开眼睛后，他急速地看了看周围，仍然是在熟悉的府中——他、他还活着？！  可是，可是——那毒药？难道是……姐姐？姐姐！  “元帅！禁宫里出大事了——快去，快去！”侍卫焦急得满头大汗，手里捧了他的战袍，等在一旁。他忽然翻身坐起，隐约有不祥的预感：“快说，怎么了？”  “昨天晚上，皇上和娘娘两个人在长生殿里饮酒赏月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反正不让下人在场——到了半夜，或许是喝多了，居然、居然两个人一起失足从高台上掉了下去！”一边服侍元帅穿上战袍，侍卫一边急急禀告，自顾自地着急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元帅瞬间惨白的脸色。  “宫里的李公公和娘娘的贴身侍女燕儿第一个传的就是元帅！可傍晚元帅一回来就倒头昏睡，真是急死小人了！”片刻之间，战袍已经穿好，侍卫轻声禀告，“元帅，兵符就在玉匣里……”  “立刻传令，招集都城中所有军队，入驻禁宫，以妨不测。”虽然脸色已经是苍白，但是他的指令却丝毫不乱，“此外，立刻用快马加急传令给各地驻军，立刻实行宵禁，凡是有趁机作乱的迹象，一律镇压！”  “是！”  



手下遵令退出，他急步走出府外，跨上早准备好的快马，带了亲军向禁宫方向狂奔。    



外面已经是黎明。惨白的天光映得一切都朦胧一片，四野很静很静，只有急促的马蹄声敲碎了这个苍白的黎明。  野外的风呼啸而过，在黎明前夕的黯淡中，他忽然间恍然大悟。  没有毒药……一开始她就没有对他下毒药。那样的话语，只是已经陷入绝望的人所做出的最后试探——然而，他没有屈服。  所以，她只有进行最后孤注一掷的计划——用同死的方式，洗清自己的嫌疑，也结束那个人的性命，让自己的孩子从此登上王位，从此安全。  姐姐……姐姐，那样温柔的姐姐，居然也能做出那样疯狂的事情。  那样，也是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罢？  



母性，也许是所谓的母爱，居然能让她变的如此的不顾一切。    



“姐姐真是一个坏人……又要用你无法拒绝的请求来束缚住你了，弟弟。”  “庆儿那么小，请你不要离开他的身边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，一直到他能够独立地判断一切为止。”  “如果他象他的父亲那样暴虐，或者象母亲那样软弱不争气的话，请不要犹豫，罢黜他吧！把这个天下抓到你自己的手心里来……请一定答应我。”  看着燕儿送上的衣带遗诏，他的嘴角浮现出了淡淡哀伤的苦笑。他知道，姐姐是用生命编制成了一张无法逃避的网，把他永远地留在了这个名利场上……  黎明的晨曦微微地透露出了一些绯红，给惨白的天地抹上了一丝亮色。  百官听闻了噩耗，都已经匆匆赶来。  



灵床上，盛装的皇后平静地沉睡着，眉间没有牵挂，也没有挣扎，就那样永远地沉睡着。旁边的侍女抱着才不到两岁的太子，在低低地哭泣。皇后为人温柔和蔼，在身边的下人心中感觉极为亲近。  然而，年轻的皇后就这样死去了，留下那么小的太子，成了孤儿。  “……姐姐不喜欢做皇后……”  



“只要一个小房子就好。前面有一片空地，可以种种花，养小(又鸟)小鸭。有一群可爱的孩子，然后……我所等的人，每天在夕阳下山前都会赶回家，坐在桌子前，和家人一起吃我亲手做的菜……”  那才是姐姐的愿望吧？  



并不需要借助王者的手来完成，也无关天下霸业，那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愿望，甚至当年是店中伙计的他都可以完成……  在所有梦想都破灭的黎明，他忽然明白了这一点。    



对不起，姐姐，真的对不起……我只是更多地想着要帮宁王得到这个天下，结束这个乱世、让所有人得到太平生活而已——而那个时候姐姐家族的财力，正是成就霸业的必要条件……所以，我没有考虑到姐姐的心情，反而劝姐姐嫁给了不爱你的人。  而且，我一直以为，皇后的冠冕，将是我对于姐姐最好的礼物。  然而我错了……那样不曾让姐姐幸福，而最终让姐姐走了今天的道路。  不过，姐姐，如果时光重现，我仍然会做出这样的抉择——你看到了吗？至少，天下如今平安了，那些和你我一样的人，不用再经受战乱的苦楚，不用再象当年的你我一样、就算牺牲了性命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爱的人死去……他们，至少都不用受我们所受过的苦。  姐姐，弟弟才是一个坏人，他并没有真正为了姐姐的幸福而努力，他只是为了自己人生中所信仰、所追求的东西，而把姐姐当作了达到目的的手段，和对待那个宁王一样。  弟弟，并没有把你放在他的人生梦想之上。  所以，我，才是真正的罪人……  



  



当泪水缓缓滑落面颊的时候，他没有顾上四周所有人惊诧的眼光，从侍女手中接过了两岁的太子，亲了亲孩子的额头。  黎明的光线轻轻地笼罩在孩子无邪的小脸上。  如果，这个孩子就是姐姐最后的“愿望”的话……如果那是姐姐唯一的请求的话，我，就答应你——守护着他和他所有的这个天下，一直到他长大。  希望，这个孩子的将来，不会再受你我曾经经历过的痛苦。  而他下属的所有臣民百姓，也都不用再经历那样的流离。  在黎明渐渐亮起来的光线中，手握天下兵权的年轻元帅，就这样抱着未来的君主喃喃地自语，在他母亲的灵床前——    



孩子，你知道人生是什么吗？  



所有的过程，就是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间，受苦，然后死去。  但是，由于他的努力，他这一生受过的苦，以后的人都将不必再受……    



[完] 




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cover_image.jpg
KA. AL

e H





images/00002.jpeg
COAY=





images/00001.jpeg





